《人間佛教論集》

人間佛教要略
(原出自《佛在人間》第五章)
釋如正2005/4/12
一  論題核心
人間佛教，是整個佛法的重心，關涉到一切聖教。這一論題的核心，就是「人．菩薩．佛」──從人而發心學菩薩行，由學菩薩行而成佛。佛是我們所趨向的目標；學佛，要從學菩薩行開始。菩薩道修學圓滿了，即是成佛。
1-1人．菩薩．佛
菩薩道重在實行，不單是讚歎仰信究竟的果德就成，而要著重在學習一切菩薩行。菩薩道所有經歷的過程，可略分三個階段：
凡夫菩薩------十信-----------外凡位、內凡位
------一萬劫--
十住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大阿僧祇劫
十行-----------三賢位-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賢聖菩薩    十迴向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初地~七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一大阿僧祇劫
八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九地~十地-----聖位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佛 菩 薩    等覺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一大阿僧祇劫
妙覺(佛)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結說：依人身學菩薩行，應該循序漸進，起正知見，薄煩惱障，久積福德。久之，自會水到渠成，轉染成淨。

1-2凡夫菩薩
初學菩薩而著重於十善業，即以人身學菩薩道的正宗。以人間凡夫的立場，發心學菩薩行，略有兩點特徵：
 (1)具煩惱身：依《大涅槃經》
說，具足煩惱的初學發心者，對佛法的根本理趣，有相當的正確體認；自己學修菩薩行，也能引導眾生來學。他雖沒有斷除煩惱，但能攝化眾生，向於煩惱所不染的境地，所以能為大眾作依止師。
(2)悲心增上：初發菩提心的，除正信正見以外，力行十善的利他事業，以護持佛法，救度眾生為重。經上說：「未能自度先度他，菩薩是故初發心」
。應以這樣的聖訓，時常激勵自己，向菩薩道前進。
結說：從人而發菩薩心，應該認清自己是「具煩惱身」（久修再來者例外），不可裝腔作勢，眩惑神奇。要「悲心增上」，人而進修菩薩行的，正信正見以外，一定要力行十善利他事業，以護法利生。(引自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48 ~ p.50)
1-3人間佛教的力行十善與人天乘不同
1-3-1十善業是徹始徹終的德行
諸善業，原是極多的，但從顯見的重業來說，是十善。所以善業的根本，佛說就是十善業。在大乘法中，這是菩薩戒；也是聲聞、緣覺、天、人---一切善行的根本，所以說︰人天善所依止，三乘聖法由之而成立。在佛法中，十善業是徹始徹終的德行，如《海龍王經》說︰「諸善法者，是諸人天眾生圓滿根本依處，聲聞獨覺菩提根本依處，無上正等菩提根本依處。何等名為根本依處？謂十善業。」
又說︰「十善業道，是生人天，得學無學諸沙門果、獨覺菩提，及諸菩薩一切妙行，一切佛法所依止處。」(引自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》第三章p.115~116)
　　
1-3-2十善果通五乘 (本圖參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35，T10,185c2~15)

不殺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不偷盜    三種身業            

不邪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不妄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不惡口    四種語業            
不兩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不綺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不貪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不瞋恚   三種意業
不邪見
1-3-3十善與八正道相通
由於十善是通於一般的，所以被看作人天善法。八正道是出離解脫的正道，所以說是出世的無漏功德。其實，十善與八正道是相通的。……如《雜阿含經》說︰十善是出法、（度）彼岸法、真實法。《增支部》說︰十善是聖法、無漏法、聖道、應現證。…十善通於無漏聖法，是聖典所明確表示的，所以《雜阿含經》卷37說（T2,273a）︰「離殺生乃至正見，十善業跡因緣故，…欲求剎利大姓家、婆羅門大姓家、居士大姓家，悉得往生。…欲求生梵天，…乃至阿伽尼吒，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持戒清淨，心離欲故。…欲求斷三結，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…漏盡智（阿羅漢），皆悉得。所以者何﹖以法行、正行故，持戒、離欲，所願必得。」(引自《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與開展》第五章p.297~298)
結說
人乘法著重於偏狹的家庭，為自己的人天福報而修持。人間佛教則是發菩提心，具足正信正見，以慈悲利他為先。這樣的人間佛教，是大乘道，從人間正行去修集菩薩行的大乘道；所以菩薩法不礙人生正行，而即是菩薩法門。一切佛菩薩，都由此道修學而成，修學這樣的人本大乘法，如久修利根，不離此人間正行，自會超證直入。如一般初學的，循此修學，保證能不失人身，不礙大乘，這是唯一有利而沒有險曲的大道！
二  理論原則
2-1法與律的合一
釋尊所創建的根本佛教，包含著兩個內容：一、法；二、律。「導之以法，齊之以律」，這二者的相應協調，才是佛教的整體。法律並重，是初期佛教的精髓。人間佛教，必須本著佛教的古義，重視法與律的合一原則。

2-1-1法
法，是學佛者所歸依的。…釋尊入滅的時候，對阿難說：「自歸依，歸依於法，勿他歸依」
。意思說：弟子們應自己去依法而行。所依的法，經上說：「依四念處行」；四念處就是八正道中正念的內容，這可見法是中道的德行了。…中道---正道的德行，為什麼稱為法？法的定義是軌持，軌是軌律、軌範，持是不變、不失；不變的軌律，即是常道。八正道，不但合乎道德的常道，而且就是「古仙人道」，有永久性、普遍性，是向上、向解脫的德行的常道。(引自《佛法概論》p.7 ~ p.8)

2-1-2律
律有二類：一、止持，是不道德行為的禁止。如比丘、比丘尼的戒本條目。二、作持，是僧團中種種事項的作法，把這類事分類編集起來，稱為犍度
。「犍度」是以僧伽的和樂清淨為理想，而制定有關僧團與個人的所有規制。
2-1-3律的形成

釋尊是出家的，說法化導人類，就有「隨佛出家」的。隨佛出家的人多了，不能沒有組織，所以「依法攝僧」而有僧伽的制度。「依法攝僧」，是說組合僧眾的一切制度，是依於法的；依於法而立的僧制，有助於法的修證，有助於佛法的增長廣大。這樣的僧伽，僧伽制度，不只是有關於身心的修證，而是有關大眾的，存在於人間的宗教組織。說到攝僧的制度，內容不一，而主要是團體的制度。

(1) 有些出家修行者，有不道德的行為，或追求過分的經濟生活，這不但障礙個人的法的修證，也障礙了僧伽的和合清淨，所以制立學處(舊譯為戒）。一條一條的學處，集成波羅提木叉，是出家者所應該守護不犯的。

(2) 為了佛法的推行於人間，成立受「具足法」，「布薩法」，「安居法」「自恣法」，「迦絺那衣法」等，僧伽特有的制度。

(3) 寺院成立了，出家的多了，就有種種僧事，僧伽諍事的處理法。

(4) 同屬於佛法的出家者，要求行為（儀法）方面的合式與統一，如行、住、坐、臥，穿衣、行路、乞食，受用飲食等規制。
這一切，由於出家僧伽的日漸廣大，越來越多，也越增加其重要性。這些法制，稱之為「律」。(引自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75 ~ p.177)

結說：法，是開示宇宙人生的真實事理，教人如何發心修學，成就智慧，圓成道果。法是重於顯正，重於學者的修證。律是世間悉檀，著重於時地人的適應。用集團力量來規範自己的行為，淨化內心的煩惱，是根本佛教的特色。佛世的聲聞出家行者，雖也有動機不純正的，煩惱極重的，但一出了家，以經法開示他，以戒律調伏他，在大眾的攝導與折伏下，利根的當然迅速的了生脫死，鈍根的也可以漸趨涅槃。佛法的流行於世間，與世間悉檀的律制，有著最密切的闋係。「導之以法，齊之以律」，是「佛法」化世的根本原則。重法而輕律，即使心在入世利他，也只是個人自由主義者。
 
2-2緣起與空的統一   
2-2-1緣起與空，是中期大乘的特色
緣起與緣起性空寂，《阿含經》已有說到，而且是作為佛法的特質，菩薩道的特質的。但由於適應當時的一般根性──著重個人解脫，所以對緣起性空的中道，僅是要約的開示，而還沒有廣博的開演出來。到了佛滅後四五百年，在大眾及分別說系的化區中，興起的大乘佛教，才使緣起性空的中道，徹底的闡發無遺。
2-2-2緣起性空
世間的一切事象：人物蟲魚，山河大地，草木叢林，什麼都各有他的特殊體性、形態、作用。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從緣所生的法相，一切依因緣和合而幻現。這幻現的緣生法，表現出他的無限差別相。個人的生死與解脫，道德的行為，世道的治亂，一切無非緣起。世間的宗教者，哲學者，不能徹底正解緣起性空的中道義，都在尋求宇宙最後的，或最先的實體，傾向到本體論，形而上的神秘領域。佛所創覺的正法否定他，因為一切是緣起的，所以一切是性空──無自性的，「一切法不生不滅，本來涅槃」
。事象與理性，如花的表裡一樣，形與影一樣，有表即有裡，有形即有影。一切法也是這樣，不能離相覓性，也決非從性體而生事相。從性空看，一切是泯然一如的。從緣有看，因為緣起，所以性空；性空這才所以從緣起。
2-2-3理事無礙

學佛的，有的偏重於事，著重法相的差別，於空平等性不信不解，或者輕視他。這種見解，是不能與出世的佛法，尤其是與大乘法相應的，不能成就菩薩道。又有些人，執著本性，空理，醉心於理性的思惟或參證，而不重視法相，不重視佛法在人間的應有正行，這就是執理廢事。惟有依據緣起性空，建立「二諦無礙的」中觀，才能符合佛法的正宗。緣起不礙性空，性空不礙緣起；非但不相礙，而且是相依相成。世出世法的融攝統一，即人事以成佛道，非本此正觀不可。既不偏此，又不偏彼，法性與法相並重，互相依成，互相推進，而達於現空無礙的中道。學發菩薩心，學修菩薩行，應以佛的正見為本。在中道正見的根本上，與經論不相違背的，契理而契機的，融攝而冶化一番，抉擇出人間佛教的正義。
結說：緣起與性空的統一，他的出發點是緣起，是緣起的眾生，尤其是人本的立場。因為，如泛說一切緣起，每落於宇宙論的，容易離開眾生為本的佛法，如泛說一切眾生，即不能把握「佛出人間」，「即人成佛」的精意。
2-3自利與利他的合一
2-3-1自私、自利與利他
世間凡夫--專為私我打算，不能有純粹的利他------自私，不能真正自利。
聲聞賢聖--著重於自己身心的調治，決不專為私利而損他----真正能自利。
大乘菩薩--積極的利他，在利他行的進程中完成自利，達到自利利他的統一。
2-3-2大乘的利他行
凡夫學大乘道，以大悲心為動力，以普度眾生的悲心來廣學一切。然發心利他，並不忽略自己身心的調治，否則「未能自度，焉能度人」。如不解不行，不修不得佛法，既無智慧，又無能力，那怎能利他呢？所以為了要度一切眾生，一定要廣學一切---戒定慧三學，六波羅蜜等。如出發於悲心，那末深山修禪，結七，掩關，也都是為了造就救度眾生的能力。所以菩薩的修學，與小乘的出發於自利不同，一切是為了利他。如為眾生，為人群服務，作種種事業，說種種法門，任勞任怨，捨己利人，是直接的利他。修禪定，學經法等，是間接的利他。菩薩是一切為了利他，所以對身內的、身外的一切，不把他看作一己私有的。一切功德，回向眾生，就是得了優越的果報，也願與大眾共其利益。事情作好了，不當作自己的；功德成就了，推向大眾去。功德回向一切眾生，便是大乘利他精神的表現。
結說：行菩薩道的，出發於利他，使利他的觀念與行為，逐漸擴大，不局限於個人、一家、一鄉等。凡是於眾生、於人類有利益的，不但能增長自己末來的功德果報，現生也能得社會的報酬。所以凡不為自己著想，存著利他的悲心，而作有利眾生的事，就是實踐菩薩行，趣向佛果了。自利利他，同時成就。
三  時代傾向
佛法是應該契機的，了解現代中國人的動向，適應他，化導他，為以佛法濟世的重要一著。(以下3-1~3-3引自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48 ~ p.50)
3-1現在是「青年時代」

少壯的青年，漸演化為社會中心，所以要重視青年的佛教。這不是說老人不能學菩薩行，而是說應該重視少壯的歸信。適應少壯的佛教，必然的重於利他。人菩薩行的大乘法，是適應少壯唯一契機的法門。

3-2現在是「處世時代」

佛教本來是在人間的，佛與弟子，經常的「遊化人間」。就是住在山林，為了乞食，每天都要進入村落城邑，與人相接觸而隨緣弘化。修菩薩行的，應該作利益人類的事業，傳播法音，在不離世事，不離眾生的原則下，淨化自己，覺悟自己。

3-3現在是「集體（組織）時代」

佛教的集體生活，有著三項特色：互相教授教誡，互相慰勉，互相警策。摩訶迦葉修頭陀行，釋尊曾勸他回僧伽中住；優波離想獨處修行，釋尊要他住在僧中；釋尊自己是「佛在僧數」
的。佛法是以集體生活來完成自己，正法久住的，與中國人所說的隱遁，是根本不同的。適應現代，不但出家的僧伽，要更合理（更合於佛意）化，在家弟子學修菩薩行的，也應以健全的組織來從事利他而自利。

四  修持心要
菩薩行應以信、智、悲為心要，依此而修有利於他的，一切都是菩薩行。

4-1大乘道的三要
(1) 信為修學佛法的第一要著，沒有信，一切佛法的功德不生。經上說：「信為欲依，欲為勤依」
。有了堅固的信心，即會有強烈的願欲，也一定有實行善法的精進。這三者是相關聯的，而根本是信心。願與精進，依信心為基礎，可說有信即有願有勤行，無信即無願無勤行的。
(2) 智是解脫生死的根本，斷煩惱，悟真理，都是非智慧不可。智慧可以攝定，深智是離不了定的。依定修慧，定是慧的基礎。有了智慧，一切善巧方便，都逐漸成就了。
(3) 悲是利他的動力。如損已利人的布施，節己和眾的持戒，制己恕他的安忍，都是悲心的表現。大乘法門，格外重視慈悲。因為菩薩行以利濟眾生為先，如悲心不夠，大乘功德是不會成就的，可能會墮落小乘。

信                   願

布施

持戒

智                   忍辱

精進

                 禪定
悲                   方便      
依人乘行而學菩薩道，此三法即攝得六度四攝一切法門。啟發信心，引生智慧，長養慈悲，實在是大乘道的根本法門！
4-1-1啟發信心 
信是信三寶，信四諦，凡是能增長信心的事情和言教，應多多去學習。依大乘經論所說，初學大乘法，首先要起發信心。這如念佛（菩薩），禮佛（菩薩），讚佛（菩薩），隨喜，供養，懺悔，勸請等，都是攝導初學，長養信心的善巧方便。見賢思齊，為人類向上的攝引力。孔子服膺西周的政治，時刻在念，連夢裡都常見周公
。學佛的要成佛作祖，當然要時時恭敬禮念諸佛菩薩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能時時繫念三寶，學佛成佛的信心，自然會成就。佛弟子在夢中定中，見佛見菩薩，也就是信心深固的明證。同時，有真實信心的，一定是了解佛法的。了解佛法，才會確信非佛法不能利濟自他。
4-1-2引生正智
為了自悟悟他，非學智慧不可。對於經論的義理，非要理解個透徹。但是慧學的閱讀經論，聽聞開示，只是慧學的資糧。主要是於佛法起正知見，了解佛法的真了義，依著進一步的思惟修習，引發甚深的智慧。這是為了學佛，不是為了作一佛教的學者。
4-1-3長養慈悲

初發大乘菩提心的，可從淺近處做起，時常想起眾生的苦處，激發自己的悲心。養成悲憫眾生的同情，才能發揚廣大，實踐救濟眾生的事業。有悲心，大乘信才得堅固，這是依人法而修菩薩所必要的。如有悲與慧為助緣，信心培養得深厚堅固了，就能生起堅強的願力，不問如何艱難，一定要學佛法，也一定要護持佛教。

結說：如能著重啟發信心，引生正智，長養慈悲，大乘聖胎也就漸漸具足，從凡入聖了！
4-2修學三要與菩薩道的三大事
信、智、悲三法，如學習成就，就是菩薩事業的主要內容。
信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莊嚴淨土

智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清淨身心   菩薩三大事
悲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成熟有情

(1) 信（願）能莊嚴淨土，這或是往生他方淨土，或是莊嚴創造淨土，如法藏比丘。這都是由於深信佛身佛土功德，發願積集功德而成。
(2) 智能清淨身心，悟真理時，斷一切煩惱。得了正智，自然能身口意三業清淨，舉措如法。
(3) 悲能成熟有情，即是實施救濟事業。菩薩的方便攝化，或以衣食等物質來救濟；但菩薩的救度有情，重在激發人類向上的善心，循正道而向樂果。所以如有人天善根的，就以人天法來化導他。如有二乘善根的，以二乘法來度脫他。有佛種性的，就以大乘法來攝化，使他學菩薩行，趨向佛果。這些，都是菩薩悲心悲行所成就。
結說：菩薩道的三大事，就從起信心，生正智，長大悲的三德中來。所以，由人菩薩而發心的大乘，應把握這三者為修持心要，要緊是平衡的發展。切勿偏於信願，偏於智證，或者偏於慈善心行，做點慈善事業，就自以為菩薩行。真正的菩薩道，此三德是不可偏廢的！
修治清淨，心廣無量故、具足悲愍故、方便所攝故、發生大願故、不捨眾生故、希求諸佛大智故、淨治菩薩諸地故、淨修一切諸度故，成菩薩廣大行。





修治清淨，不從他教自覺悟故，大悲方便不具足故，悟解甚深因緣法故，成獨覺乘。





以智慧修習，心狹劣故，怖三界故，闕大悲故，從他聞聲而解了故，成聲聞乘。





欲求生人天者，悉得往生，成人天乘。








�依《俱舍論》的賢聖位次說，五停心、別相念住、總相念住之三賢位是外凡位，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法之四善根為內凡位。四向四果則為聖位。


�《大般涅槃經》卷6(T12,637a20~29)：「有四種人，能護正法，建立正法，憶念正法，能多利益、愍世間，為世間依，安樂人天。何等為四？有人出世，具煩惱性，是名第一。須陀洹人、斯陀含人是名第二。阿那含人是名第三。阿羅漢人是名第四。…云何名為具煩惱性？若有人能奉持禁戒，威儀具足，建立正法，從佛所聞解其文義，轉為他人分別宣說。所謂少欲是道，多欲非道，廣說如是八大人覺。有犯罪者教令發露懺悔滅除，善知菩薩方便所行祕密之法，是名凡夫。」


�《大般涅槃經》卷34(T12,838a5~6)：「自未得度先度他，是故我禮初發心，初發已為人天師，勝出聲聞及緣覺。」 


�《佛說海龍王經》卷3(T15,147c25~27)：「十善之德，天上人間皆依因之。若學、不學及得果證，住緣覺道，菩薩道，行諸佛道法，皆由從之。」


�《雜阿含經》卷24(T2,177a6-13)：「阿難！當作自洲而自依，當作法洲而法依，當作不異洲不異依。阿難白佛：世尊！云何自洲以自依？云何法洲以法依？云何不異洲不異依？佛告阿難：若比丘身身觀念處，精勤方便，正智正念，調伏世間貪憂。如是外身．內外身。受．心．法法觀念處，亦如是說。阿難！是名自洲以自依．法洲以法依．不異洲不異洲依。」另參見《雜阿含經》卷2(T2,8a22~24) 


� 犍度，梵khandhaka。乃佛典中分別篇章之名目。意譯蘊、聚、陰、眾、肩、分段。在佛典中，將同類之法聚為一處，即為一犍度。相當於「品」，或今人所用之「章」。如《四分律》依戒律作持門中之「說戒」「受戒」「安居」…等等，共立有二十犍度。現存的犍度部分，各律使用的名稱，並不一致。…不同的部派中，《銅鍱律》稱為「犍度」，《五分律》稱為「法」，《根有律》稱為「事」，皆使用統一的名稱。《四分律》或稱犍度，或稱法毗尼；《十誦律》或稱「法」，或稱「事」，或稱「品」，名稱不統一。(參見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346)


� 參見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48 ~ p.50


� 緣起與空性的統一，關鍵在沒有自性。緣起是無自性的、空的，所以可依緣起而契會空性。空性是無自性的，所以依空而緣起一切。緣起即空，也就是「世間即涅槃」了。(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30)


�《五分律》卷20(T22,136a10~14)：「奈女…白佛言：毘舍離諸園觀中此園第一，我修此園本欲為福，今奉世尊，願垂納受。佛言：可以施僧，得大果報。奈女重以上佛。佛言：但以施僧，我在僧數。」卷29(T22,185b19~23)：「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…與五百釋女…持二新衣出到佛所，頭面禮足白佛言：世尊！我自織此衣今以奉上，願垂納受。佛言：可以施僧，得大果報。復如上白。佛言：可以施僧，我在僧數。」


�《瑜伽師地論》卷28(T30,438b13~15)謂信為欲依，欲為勤依。如說：「初由信故，於應得義深生信解。信應得已，於諸善法生起樂欲。由樂欲故，晝夜策勵，安住精勤，堅固勇猛…」。《成唯識論》卷5 (T31,28b7~10)「說欲為諸法本者：說欲所起一切事業，或說善欲能發正勤，由彼助成一切善事。故論說此勤依為業。」《中阿含經》卷28 (T1,602c2~c13)「一切諸法以何為本……欲為諸法本。」


�《論語》〈述而第七〉：「子曰：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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